
羊杰是学医出生的，毕业后，他卖

过医疗器械，也销售过化妆品。2009

年 6月，他辞职自己办厂做了老板。

羊杰生产的空气制品一共有 3

种，一种是氩气，主要用于红酒保鲜，

这个不外售，全部出口澳大利亚；一

种则是实验室用气体，比如瓶装氮

气，以液氮加温提取，再装瓶卖给实

验室或者检测机构，可以零售；最后

就是空气罐头了，也是目前为止 3 种

产品中卖得最多的。

按照吸气方式的不同，空气罐头还可分为面罩型和吸管型两种。

面罩型就是一个透明的小面罩，包裹住嘴巴和鼻子，吸管型则是

用鼻吸，搭配的吸管可以延伸到鼻腔。实际上，出人意料的是，吸管

型的制品材料费钱，平均每罐成本要比面罩型高 0.5元。

至于罐头的容积，则是可乐瓶大小，最小号的装4升压缩空气，目

前零售价 8元；最大的则是 12升容积，按照包装材料的不同最高卖 38

元一瓶。以一瓶 10 升装空气罐头为例，售价 38 元，可以吸 80 到 120

次，以每次2—4秒计算，等于一瓶空气实际上五六分钟时间就吸完了。

羊杰：专售空气罐头

近日，包括霍金及企业家埃伦·马

斯克等在内的数位科学家、企业家及与

人工智能领域有关的投资者联名发出

了一封公开信，警告人们必须更多地注

意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及其社会效益。

这封发自生命未来研究所的公开

信还附带了一篇论文，其中建议应优

先研究“强大而有益”的人工智能。目

前，人们日益担心机器的智力和能力

可能会超过创造它们的人类，从而影

响到人类的就业，甚至影响到人类的长期生存。

这封公开信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开展如何在规避

其潜在陷阱的同时获取其好处的研究十分重要。我们的人工智能系

统，必须按照我们的意愿工作。”

据悉，FLI 于 2014 年由包括 Skype 联合创始人让·塔林在内的志

愿者创立。成立该研究所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对“未来乐观图

景”的研究，一方面则是为了“降低人类面临的现存风险”。

霍金：呼吁提防人工智能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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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点击

文·本报记者 刘燕庐 操秀英

阿波罗登月、航天飞机、火星计划，这些曾

突破人类科技极限的创新成果，常促使着王晓

东在海外（美国）20 余年科研生涯中思考着这

样的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科研成果能够层

出不穷？是什么促使着他们的科研成果能够

层出不穷？

“ 是 不 是 有 这 样 一 种 先 进 的 科 学 文 化 或

者科研机制，能够有利于这种原始的创新的

产生？如果有，那么这种体制机制，所需要的

文 化 、社 会 环 境 、人 才 环 境 又 是 什 么 样 的 ？”

带着这样思考的王晓东，进行了了“试验田”

上的十年耕耘。

王晓东：开垦科研体制的试验田

■简讯

■第二看台

■周三有约
文·王新明

王晓东，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学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

中心生物化学博士。现任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所长、资深研究员。

2009年入选“千人计划”，2013年当

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 世 纪 90 年 代 中 期 ，王 晓

东的研究揭示了细胞凋亡的分

子机理、并发 现 线 粒 体 具 有 产

生 能 量 以 外 的 新 的 生物学功

能——调控细胞死亡。

2004 年 4 月 20 日，41 岁的

王晓东凭借在细胞凋亡领域的

出色研究，获得了美国科学院分

子生物学奖，并成为了历史上最

年轻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也

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数十万

留美学生中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人物档案

一群宅男宅女组成的“多国部队”、一个 3D

打印“车间”、一堆个性化的“点子”，他们的产品

从贵阳“起航”，登上国际科技舞台，创下多项纪

录。这就是 Flex 创客团队，一个陌生但代表着

“数字化”梦想和希望的名字。

“团队成员16人，来自中国、美国和印度。大

多是‘80后’‘90后’。”Flex创客团队负责人喻川说。

跟随喻川的指引，记者走进了 Flex 工作室。

不同一般的工作平台，这里的办公环境略显“凌

乱”：办公桌“随心所欲”的摆放，桌子上、地上到

处摆放着零部件。一有想法，大家可以随时沟

通、交流，现场动手操作。

正是在这种开放、互动的环境里，Flex 的成

员们共同合作研发出了微型智能飞行器、FlexPV

等产品。其中，微型智能飞行器主体机架由 3D

打印而成，它可以通过飞行器上的摄像头，把航

拍图像实时传到手机屏幕上。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特别是在 IT 行业，

创业之初，一个 idea（想法）很难筹得到钱。”喻川

说，为了融资，Flex 把微型智能飞行器搬上了众

筹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只要用户认可你所展示

的创意、设计、方案，就可以付费提前购买。

在精心准备之后，微型智能飞行器走上了国际众

筹平台，设定筹资金额为1万美元。出乎意料的是，短

短4个小时，“预售额”就达到了1万美元。最终，Flex

获得了56万美元的“购买支持”，成为被称为“梦想工

厂”的全球最大众筹平台最成功的亚洲项目。

获得资金后，微型智能飞行器开始走向市

场，截至目前，累计销售额已经达到 400 万元左

右。同时，还得到全球数字制造联盟发起人的肯

定，并为我国赢得了 2016 年第 12 届全球数字制

造年会的举办权。

喻川说，相对于过去流水线、标准化的生产

方式而言，个性化、小众化的生产方式将成为其

重要补充。在这种社会化制造模式下，用户既是

消费者，也是设计者、创造者、分享者。

“比如飞行器的形状设计，只要家里有3D打印

机，下载Flex提供的程序，用户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

自己的产品形状，拥有产品专属版本。同时，还可以

帮助我们改进产品设计。”团队成员廖金华说。

喻川说，借助 3D打印，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

己的小作坊、小工厂，进入“数字化作坊”时代。

“这是 Flex 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最大不同，也是团

队与用户互动中的最大收获。”

在持续不断的互动中，Flex团队又研发出了

FlexPV。这是一款短途交通工具套件，轮子可以

安装在滑板、脚踏车、独轮车等各种出行工具上，

通过手机控制轮子的速度，低成本实现交通工具

的电动化。

凭借 FlexPV，在 2014 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

中，面对 20多组国际对手，Flex团队夺得冠军。

喻川说，创新和创业最需要的社会环境是

包容失败，能够被包容、被理解，才有人愿意去

创新、创业。下一步，Flex 将致力于建立全球共

建共享用户社区，并向用户提供更多个性化新

产品。 （新华社）

Flex创客团队：把梦想“打印”出来

王晓东说，北生所这块“试验田”当时建立

的初衷，就是“探索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怎

样 建 立 适 合 科 研 原 始 创 新 产 生 的 体 制 机

制。”2003 年 4 月，他出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

所（简称“北生所”）所长，在北生所这块培育

着希望的试验田间，探索着科研人理想中的科

研体制。

因此，具有“体制外”特殊身份的北生所，

在进行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同时，又肩负了

“ 科 技 体 制 改 革 试 验 田 ”这 一 不 同 寻 常 的 使

命。他相信：“如果找到了适合的体制机制的

话，科研成果应该会不断地涌现、人才也应该

是不断涌现的。”

而在十年的历程中，北生所也交出了一份优

异的答卷：所内科研人员已在《科学》《自然》《细

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 30余篇，质量为

行业翘楚；2012 年，全球著名研究机构美国霍华

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来自 17个国家的 28位

科研人员“国际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入选的 7

名中国人中，北生所独占 4 席。由诺贝尔奖得

主、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

会曾如此评价北生所：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研究所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

重要的地位。

信任科学家、把权力交给科学家是王晓东的

信条。因此北生所人在科研上拥有很强的自主

权。在与北生所的 5年合同期中，所内并不限制

受聘科学家的研究内容，甚至所长也无权干涉，

由实验室主任领衔的各小组可以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决定研究方向、使用科研经费、乃至中途

转变研究方向。“基础科研更需要的是探索的空

间和时间，因此要创造一个允许科学家不断想、

不断突破自己的体制。”

支持科学家、服务科学家、让科学家能心

无旁骛地研究也是王晓东理念中的一部分。

所内没有日常的考评审核数 paper，唯有五年

一次的国际同行评审；没有可有可无的文山

会海，只有每年一次新年晚会和学术年会；没

有上下分明的行政等级，只有探求科学的平

等氛围。“只要建立完善合理的价值和评价体

系，对科学家进行应有的支持和必要的要求

就足够了。”

但看似宽松的环境背后，也有着科研的高

要求。各实验室主任要在 5 年聘期满时接受

国际小同行的匿名评审，第一个 5 年中要做到

小组成果在国际上有行业影响力，第二个 5 年

中就要成为整个行业中的领导者，不合格者只

能走人。也正是严格甚至残酷的要求，让王晓

东找到了一群实力超群、勇于挑战、热爱科研

的卓越人才。

相信自己的科学家

做基础科研，是一条探索未知的道路，常常

不知道前面的路。而在生命科学领域，一次重要

的突破，往往需要多个领域、多种技术的合作。

走在探索前沿的王晓东，为北生所中量身定做了

独特的机制。

“我们所内有十几个专门的技术支持平台，

每个平台都有一名实力过硬的主任，以这些技术

专家的专业能力可以为研究人员们提供很多技

术服务和技术支持。并且每个科研者都可以按

需使用所里的科研设备。”王晓东表示，很多所内

的科学家都因此受益，“比如邵峰博士，刚来的时

候主要专长是生化和分子生物学，没有牵扯到更

复杂的疾病等领域。但他现在完全可以进行相

关领域的研究，所里建立的技术平台让跨领域的

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了。”

接 触 、融 合 了 跨 领 域 技 术 的 科 研 人 ，在

科 研 方 面 就 能 有 更 全 面 、更 深 入 的 思 考 ，有

心人能够在科研中讯速地打开突破口，把成

果 做 得 更 加 深 入 。“ 所 以 技 术 支 撑 、设 备 共

享，是我们这里促使人才成长中很重要的一

部分。”

作为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人

才培养示范基地，所里对于学生的培养，王晓

东同样十分重视。“教育的主体是学生，学生最

重要的还是接受教育。”以研究生为例，北生所

从 招 收 研 究 生 开 始 ，就 实 行“ 双 向 选 择 轮 转

制”，从入学开始，研究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在各个实验室间轮转，在接受多领域知

识的同时，可以与导师间进行双向选择。为

此，所里甚至专门开发了匹配双方意向的软

件。这在激发学生热情的同时，也大大调动了

教师尽力“争取”学生的积极性。

培育人才，科研共享
作为生命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的王晓东，深知

北生所的科研成果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生命科学

研究的成果应该投入应用，为人们的健康服务。”早

在几年前，北生所就开始了推动成果转化走向市场

的布局，在成果转化的道路上再次走到了前列。

企业是基础研究成果应用的良好落脚点。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中，王晓东带着自己有望

用于癌症治疗的科研成果，联合创办了神州百济

公司。“癌症的治疗正在国际上掀起一场革命。中

国必须要有一家可以参与竞争的企业或机构，如

果现在没有，就会在这场革命中落后。中国现在

的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如果没有真正属于自己

的核心技术，最后会完全受制于人，国人辛苦积攒

的财富也会慢慢地流失。”而百济神州的发展也不

负期望，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拥有了完善的科研

体系和强大的科研能力，走在了国际的前列。

有了成果转化经验的王晓东，更加积极地培

育着原始科研成果的萌芽，为成果的落地寻找着

必须的资金和人才。原本进行生命科学基础研

究的北生所，现在引入了化学、生物制剂、计算机

以及法律等领域的高端人才，多方联合，推动单

纯的学术成果逐步走向社会应用。

王晓东介绍，“最近，北生所里培育出了几个

公司。所里的黄牛博士，结合计算机技术设计药

物，正在做一种减少内脏脂肪的药物，有助于对糖

尿病、代谢、心脏病等相关疾病治疗，由他参与的

公司已经成立。结合李文辉老师乙肝病毒受体研

究成果研制的乙肝药物，也已经走上了转化阶

段。北生所自己的实验室也做出了对器官病变、

损伤等疾病有帮助的药物。罗敏敏老师，还做出

了治疗药物成瘾、毒品成瘾、戒烟方面的成果。”

身为改革试验田的北生所内，又已经孕育出

了一套新的体制，为潜在成果的落地铺好了转化

之路。成立的技术中心能够代替科学家着手成果

转化的艰难阶段；进一步转化所需的资金、法律和

其他资源支持也由所里协助代办。“这样能够保障

科学家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之上，使北生所的

成果转化成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王晓东说。

开辟成果转化的试验田

近期，北京航空总医院功能神经外一科收治

了一位来自河北保定的三岁烟雾病患者涵涵（化

名）。入院时，涵涵的大脑和脑表面血管都很细，

做搭桥手术难度极大，河北的医院均表示无法治

疗。在北京航空总医院功能神经外一科主任韩

宏彦博士的带领下，专家们共同努力，以精湛的

医术和高度的责任心成功完成了血管搭桥手

术。患者血管吻合口通畅，无术后并发症。涵涵

成为我国首例年龄最小的烟雾病手术搭桥成功

的患者。

看着恢复良好的涵涵，韩宏彦欣慰又坚定

地说，“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让更多的医生

给予烟雾病病人最恰当的治疗建议是他最大

的心愿。”

韩 宏 彦 介 绍 ，烟 雾 病 是 以 脑 底 出 现 异 常

的小血管网为特点的脑血管病，因脑血管造

影时呈现许多密集成堆的小血管影，似吸烟

时吐出的烟雾，故名烟雾病。而烟雾病一旦

出现症状就需要早治疗，因为如不及时治疗，

烟雾病就有可能导致脑梗塞或脑出血，一旦

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治疗效果很好，想恢复完

全正常的状态也很困难。但因为我国大学教

育和教科书上少有对烟雾病的介绍，绝大多

数医生缺乏对该病的认识，这直接导致了很

多烟雾病患者被误诊或者漏诊，有的即使被

诊断出来也无法医治。

韩宏彦表示，目前，宣传和普及烟雾病知识

显得尤为迫切，应当让更多的医务人员认识烟雾

病，掌握有效的治疗方法，以便让更多的病人得

到及时和适当的治疗，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患者

的痛苦和家庭负担。

在韩宏彦从事神经外科手术的 20 年间，

他参与或独立完成的颅脑手术约 3000 余台，

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专攻新型联合血管

搭桥手术治疗烟雾病，以及各种类型药物难

治性癫痫的手术治疗，并努力钻研微创手术

切除颅内肿瘤、椎管内肿瘤、脑血管畸形，显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以

及脑积水等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对颅内病

变进行非常精确的定位是韩宏彦的“绝活”，

“采用微创手术切除病变，使手术创伤减小到

最低程度，以求大大缩短病人手术后的康复

时间。”韩宏彦的心愿从来都与患者的治疗紧

密相联。

社会责任感让韩宏彦在医术上对自己要求

非常严格。刚接触烟雾病时，他了解到，日本是

研究烟雾病最早的国家，已把烟雾病作为常见病

加以普及，其研究水平和治疗技术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2011 年，韩宏彦到日本北海道大学学习

烟雾病的先进手术方法——新型联合血管旁路

手术。

在日本学习期间，为了完全掌握手术方法，

韩宏彦每天在实验室演练血管搭桥手术；边学习

边与日本同行交流，对手术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自

己的看法，获得了日本同行的认可。凭借扎实的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他在很短的时间就真正掌

握了烟雾病治疗新技术。

韩宏彦引进的新型联合血管旁路手术，是国

内目前治疗烟雾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他还提出

“开颅的范围越大所产生的效果越好”。近 2 年

多来，他用该方法为近 200例烟雾病患者进行了

手术治疗，90%以上的病人手术后病情都有了很

大的改善，有的甚至在短时间里就有明显效果，

使病人获得了新生。

韩宏彦目前在中国科学院北京转化医学

研究院成立了烟雾病研究室，目的是展开对有

关烟雾病课题更深入的研究，期望能在烟雾病

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取得新突破，研究室力争在

不久的将来让病人可以通过药物、基因等途径

治疗烟雾病，探索出能够基本治愈烟雾病的方

法，并将这些成果在国内推广，使广大的烟雾

病患者受益。

韩宏彦：让医生的眼睛不再被“烟雾缭绕”
文·本报记者 段 佳

科技日报讯 1 月 11 日，中国好医生公益活动暨筑梦·中国社区

好医生、京津冀一体化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组委会负责人

介绍，该活动旨在寻找专业能力强、医德高尚、群众口碑好的社区好

医生，以更好地引导患者在基层就医，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的就医秩序，展示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的时代风貌。

据介绍，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保健协会等单位共

同承办的“中国梦·健康梦—中国好医生公益活动”已于去年在北京启

动。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全国各省市

卫生计生部门也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其中，安徽、内蒙古等省、市、自治

区还成立了省级组委会。截至目前，已有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医疗机构逐

级推荐的800多位医务工作者参与了该项活动，中国好医生官网网上投

票最高票数已经突破1200万票，已收回中国好医生公益活动调查问卷

3200份。为了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好医生的关注当中，组委会还特邀

请著名词曲作家车行创作了中国好医生公益活动主题歌曲《人们需要

我》，由中国好医生公益宣传大使、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张倩演唱。据悉，从

今年４月开始，京津冀三地电视台将联手打造“中国社区好医生”大型健康类栏

目，每周六、周日播出一次，每次播出半小时。 （韩志怀）

中国好医生筑梦社区就医新里程

1 月 7 日，上午 8 时，刚值完 24 小时班，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华信医院）医师孔祥琛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睡上一觉。但这次

又只能是奢望，两个小时后的另一场硬仗正等着。

前一天，院长吴清玉主刀，成功救治了一位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

患者，在手术台上一“战”就是 12小时。“病人送进 ICU时已是夜里 11

点多了。”孔祥琛回忆，“手术后，吴院长看到患者已经止血，写完手

术记录后，才离开病房。”作为 ICU 的主管大夫，孔祥琛自然是一夜

没合眼，可此刻等待他的不是休息，“今天吴院长还有一台大手术。”

上午10点，在病房查完房后的吴清玉来到ICU再次看完病人，开始准

备另一台手术。虽然经历了前一台手术一天的辛苦，但从眼中看不出一丝

疲惫。“这就是外科医生的常态，只要有病人，就不能休息。”吴清玉说。

此次的手术是一位二次开胸的先心病患者，光开胸就花了手术

助手薛辉医师 4 个多小时。在手术室检查了薛辉开胸的过程，吴清

玉赶紧去餐厅吃了口饭，喝了一点点水润了润口说，“这台手术估计

还得站十几个小时，没办法上卫生间，还是少喝水为妙。”

吃完饭，开始洗手、消毒、穿手术衣。12点13分，吴清玉替下薛辉大

夫，继续未完成的开胸工作，而已经从8点开始忙碌几个小时的薛辉赶

紧出手术室吃几口米饭，又开始重新洗手、消毒、穿手术衣、上手术台。

“这种二次手术的开胸非常复杂，患者胸腔的组织粘连得厉害，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出现大出血等生命危险。”薛辉说，尽管在 6日刚

刚以吴清玉院长助手的身份做完了那台十几个小时手术，但也许是

年轻，他依然显得精力十足。

随后就是十几个小时的手术。直到深夜 1 点，顺利完成手术的

病人推进了 ICU。写完手术记录，换好衣服，走出病房，已接近凌晨，

吴清玉才感到一阵疲惫袭来……

这段场景只是吴清玉和其他从医者很普通的一个片段，也是许多

医院无私奉献的医师的一个缩影。医生，手术室、ICU、麻醉室的医护人

员，每天如是：哪里有病人，哪里就是战场，没有休息。 （袁志勇）

哪里有病人，哪里就是战场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王
晓东，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资深研究员邵
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文辉即将做客人民网
强国论坛。本文和更多内容，用手机扫一扫左侧二维码
即可浏览。


